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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西最新论文：E-CAT SK 和长程粒子的相互作用 

 

    建立了探索 E-CAT SK 内异常高密度电子簇形成的一些理论框架，提出了卡西米尔效应，

名阿哈罗诺夫-玻姆效应（简称：A-B 效应）以及真空极化效应在形成这样的电子簇中可能

起到的作用。高密度电子簇可能是形成皮米级质子-电子聚集物的前驱体，文献[14]中着重强

调和分析特殊电子-原子核相互作用原理的重要性。观测到了 E-CAT 等离子体中同位素所对

应的特定波长，这印证了特殊电子-质子在电子康普顿波长级相互作用的存在。 

 

简介 

 

    E-CAT 技术对现代物理学的理论根基提出了很严肃且很有趣的挑战，理解这种技术对

于我们探索长程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具有特定的意义。在引用文献[21] 《长距离碰撞核反

应中》，E. P. Wigner 强调了下面事实在核转移反应中的重要性：Au 197 + N14→Au198+ N13，

尽管发现有点夸大其词，但在原子核无法发生碰撞的能级下发生就显得非常有意思。 最近，

文章[14]《σi=2 介子交换势中核子的极化度和长程强力》提出了电子在长程相互作用中可能

出现的双重作用，换句话，这两种观点都是在讨论电子的作用。一种观点是电子作为原子核

的载体，另一种观点是作为原子核长程势能的引发剂。 

 

 

    我们在本文中建议，在相对远的距离，即原子和原子核中间尺度的距离，在相同电子康

普顿波长下，磁力，卡西米尔强力，量子真空/虚粒子等效应应该被考虑进来。在第一节中，

我们提出了电子间库仑斥力在四分之一康普顿波长距离内可以被卡西米尔强力在特定的结

构下中和。第二节扩展到基于毕奥-萨伐尔定律的 P. De Sia 核力模型[20]的轻子，明可夫斯

基时空内四倍电荷距离形成类光矢量的应用条件以及提出数个康普顿波长尺度内磁力和库

仑力中和可能性。第三节，真空管空间电荷里虚拟粒子产生屏蔽力的 L. Nelson 假设也为长

程粒子相互作用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的机理。第四节假定 E-CAT 利用阿哈罗诺夫-玻姆(A-B

效应) 效应创造一个特别的条件，在这个条件下可以形成自组织的高密度电子簇和皮米及的

质子-电子聚集体。最后一节讨论这些结构产生的光谱特征。 

 

1. 电子簇和卡西米尔力  

 

    Puthoff 和 Piestrup在他们的论文《被卡西米尔力禁锢的电荷》[1]提到由H.B.G卡西米

尔假设并经S. K. Lamoreaux[18]在1996年验证的真空压力是导致K.Shoulders和其他研究人员

看到的高密度电子簇生成的一种可能。为了在一个充满N个电子的球壳内用真空压力来抵消

电子的库仑斥力，Puthofff发现了球半径的关键值 Rn： RN≈
h N

2meC  
=

c N

2ωe
=

γe N

2
   (1) 

其中γe =
c

ωe
=

ωe

2π
 简化为电子的康普顿波长。这个值是通过应用康普顿角频率

ωe = mec2

ℏ      作为真空电子相互作用的截止频率并假设真空能谱密度为ρ(ω): 



ρ(ω0 =
ℏω3

2π2c3
dω  

对于由N = 10
11 电子组成的电荷簇，计算他的直径D大约为D = 2RN ≈ 0.39μm，该值和

Shoulders所看到的典型电子簇值相差不大。球形壳内电子的距离DE 按最低的静电势能来算

大约为：DE ≈  
4πR2N

N
=  πre ≈ 1.78re ≈ 0.68. 10−12m (2)，有趣的是这个

距离不是N作用的距离，而是一个和电子康普顿波长同一个数量级的定值γe = λe
2π ≈

 0.38. 10−12m。在这个量级上，电子模型不应该是点状的粒子，尽管他接近于一个点。 

 

    所以，电子更详细现实模型应该是去计算自由电子簇的卡西米尔效应。要计算电子间的

卡西米尔力，Maruani建议运算卡西米尔里Fc公式，点位面积（A）是理想条件下0卡尔文绝

对真空条件下的一个平板：
Fc（d)

A
=

π2ℏc

240d4
 (3), 这里的d 是两个平板之间的距离，C是光

在真空中的速度，Maruani考虑到狄喇克电子模型中的颤动，这里的折合康普顿波长是电子

的直径。这种情况下，算式3中的平板的面积就是：A = π(λe 4π) 2
,电子间的卡西米尔引力 

Fc(d)就能够被计算出来，而对应的库仑斥力Fe(d): Fe(d) =
πℏcλe

2

3840d4
 (4) 

 

 

 

图1：卡西米尔力，库仑斥力，磁场力距离作用趋势 

 



Fe d =
1

4πε0

e2

d2
   (5) 

根据这个趋势图，卡西米尔力在距离db ≈ 2λe
2π ≈ 0.77. 10−12m时抵消库仑斥力，这个值

接近于两个折合康普顿波长（参看引用文献[19]中图1）。 

 

    根据另外一个狄喇克电子颤动模型[11,13]，电子可以被定义成一个电流环，其半径为：

γe 

由电荷以光速旋转分布形成，电流环被定义为电子原始质量，惯性，角动量，自旋和磁势。

这种情况下，狄喇克颤动电流围绕的区域面积是：A = （ ℷe
2π )2 = πγe

2,这个值是Maruani

使用数值的四倍，那么卡西米尔力就会是公式4计算出结果的四倍。使用这个更大的面积时，

库仑斥力在在图表1db ≈ 4 λe
2π ≈ 1.54. 10−12距离被抵消，两个电子之间的卡西米尔力与

计算出的库仑斥力和磁力对数刻度在那里交汇形成两条回路。 

 

 

2. 电荷簇，洛伦兹力，狄喇克颤动的相位相干 

 

    根据文献[10,11]，电子与磁通量ΦM = h
e 相关联, 它是普朗克常量h和基本电量e之间的

比值。禁锢电荷之间的磁引力不能像以前一样被忽略。如图1所示两个电子之间的磁力，如

果天真认为是两条平行的闭环，就不能抵消库仑斥力。然而，对于这一点，记住狄喇克颤动

电流是很重要的，它是由一个基本电荷以电子的康普顿波长长度沿着一个圆周做旋转，其结

果是以光速旋转的两个相干电荷旋转界面之间会产生增强的磁吸引力，这种情况下，一个基

本电荷以光速旋转所产生的力为洛伦磁力，它的值可以平衡库仑斥力： 

FL d = ecB d =
μ0

4π
.

e2c2

d2 =
1

4πϵ0
.

e2

d2    (6) 

这里的 

B(d) =
μ0ec

4πd2    (7) 是磁感应强度，它由另外一个以光速C在一定距离做平行运动的电荷产

生，磁通量矢量 →（d） 垂直于电荷的速度方向。P. Di Sia在他的论文[20.22]中也建议了类

似的方法，在这里毕奥-萨伐尔定律（电流元在空间任意点P处所激发的磁场）被认为是强核

力的起源。 如果电子的距离d整倍数于它的康普顿波长，这就满足电子在同一光锥这个条件，

这时候，旋转的电子就会有相同的狄喇克颤动相：d = nλe  （8）要创造出公式6所能应用

的条件，需要非常特殊苛刻的条件。文献[13]中给出了一个可能的方案，自旋值∓ℏ
2  被理

解为电子角动量一部分ℏ平行于一个外部磁场，而作为微小陀螺仪的电子受制于拉莫尔进动

（电子、原子核和原子的磁矩在外部磁场作用下的进动）。这种对自旋特别，半经典的解释

并没有排除电子的角动量在外部磁场的作用下（特殊情况）被对齐的可能性，其结果表现为

具有整个ℏ的基本电荷。在这种情况下，电子簇可能形成玻色–爱因斯坦凝聚，电子的狄喇

克颤动相是同步的，电子的距离遵守方程8.。在这种高整齐度，低熵的假定的结构下，遵循

方程6，库仑斥力被磁场力FL所平衡。 

 

    文献[13]给阿哈罗诺夫-玻姆方程（简称：A-B效应）与电子模型提出一个基本的连接，



这起始于波函数复相的几何解释[6.8.1]。这种方法提出了一种应用A-B效应效创建电子凝聚

态的可能，并显示出电子波函数相位独立于电磁势[9]。文献[13]假设很短的电压脉冲，急剧

的上升时间有助于产生连贯致密的电子簇：作为A-B效应的结果，这个推测基于一个可能性，

即：一个快速的，集合式的，同时的狄喇克颤动相变化催化出一个连贯的系统。 

 

    质子被压缩成中性，聚集成1皮米级（10−12米），即：原子10−10米和原子核10−15米之

间这种条件下，这种特殊的电子结构能够形成以质子为中心，以狄喇克颤动为轨道[13]的连

贯玻色子电子链。临界的，依赖于阴极（获得电子）温度的，门槛级的电子密度是创造这种

结构的重要先决条件。在这种富电子环境下，虚拟粒子所创造的湮灭可能扮演一个特别的角

色，这在下面段落会进行介绍。 

 

3. 空间电荷，真空极化和虚拟粒子 

 

    真空管内一个很重要的效应被称为空间电荷，这个名字和真空中加热自发形成围绕在阴

极的电子云有关。在真空管技术早期的时候，它已经被广泛认知并探索过，但是这种效应到

现在还没有一个很好定义的理论。 库仑力阻碍自由电子之间形成稳定空间电荷支持了这一

状态。L. Nelson在美国专利6465965中为长程静电屏蔽可能的真空极化提出了一种基础理论，

虚拟电荷对产生的湮灭是量子真空涨落的结果，并由Heisenberg的不确定性原理做出了预测。

这种粒子反粒子对的寿命与他们的质能成反比例，他们短暂的存在过程在固体电容器电介质

中起到电荷的作用，它能屏蔽电场，降低电容板之间聚集电荷的电压。真空中所能允许的能

态有利于这些虚拟粒子的产生，普通金属相对较低的能量态阻碍其生成。根据Nelson的理论，

利用这种不同可以产生一个宏观电压并且产生能量。不管怎样，空间电荷里电子之间的长程

相互作用值得好好研究和审查。 

 

4. 中性皮米级聚合 

 

    在这个尺度下，电子-质子和电子氘核结构的存在已经被实验验证研究过 [3.16.2]。在文

献[5]中，Holmlid 承认电子的狄喇克颤动在这种聚集中承担起基本的理论作用。电子的自旋

运动可以解释成电荷以轨道半径γ
Q

= ℏ
2mec ≈ 0.192pm作运动，其速度为光速c (狄喇克颤

动 简称：ZBW)。重要的是要注意，由Holmid，Maruani和Hestenes在文献[1]中提到的半径

值是文献[11] ZBW半径值的一半,选择这个值（γ
q

=
γe

2 ）说明电子的内在角动量和自旋之

间没有本质的区别，这要排除自旋= ℏ玻色子-电子的存在。文献[13]中提到的电子-质子相互

作用有趣的一面存在一些特别频谱特征有被实验验证的可能性。根据文献[13],电子的电荷以

γe = 0.38pm的距离围绕着质子。在狄喇克颤动电流环中心旋转的电荷产生的强磁通量为

BZBW [11]: BZBW =32.21.106T。 

现在质子的磁旋比gH：gH = 267.52 ∙ 106rds ∙ s−1T−1,那么其核磁共振的频率νMRN =

gH Bzbw

2π
= 1.3714 ∙ 1015HZ ，相对应的旋进频率为νP：νP = νNMR ∕2 = 6.5871 ∙ 1014HZ， 这

个频率对应的可见波波长νP =
C

νP
= 4.372 ∙ 10−7m 

 

    这段话所阐述的E-CAT 等离子光谱可能表明这种皮米聚集存在的可能性，在这个方向



上，一个可靠的线索来自于观察到这条谱线的振幅是等离子体内氢同位素作用的结果。当氘

取代氕作为燃料时，这条谱线明显的减弱了，支持这种考量是因为氘比质子具有更低的磁旋

比(gD = 41.066 ∙ 106rad ∙ S−1T−1)。考虑到氘和氢具有非常相似的化学特性，在相同条件下

所释放出的明显不同的宏观光谱应来自原子核。 

 

5. 实验装置 

 

    这些假设的可信度由E-CAT SK一系列的实验所支撑，我们将E-CAT SK放到一个适当的

位置，允许分光仪在暗室内清楚的观测。一个欧姆表用来测量E-CAT 释放能量电路的电阻，

控制面板连接220伏电源的插座，从控制面板分出两条电缆连接等离子的电极，频率计，Van 

der Graaf 电子加速器（200KV）用于等离子体电荷的检测。实验中用到的其他设备包括：

电压发生调幅装置，示波器两台，一个用于电源，另一个用于E-CAT所消耗能量的监控，欧

米伽热电偶用来测量冷却空气的增增量温度，红外温度计，频率发生器。 

 

6. 评估E-CAT SK的性能 

 

    E-CAT SK的性能用下面的计算来还原，等离子体的温度用维恩位移定律方程来计算，

我们用b来作为维恩位移定律常数（备注：b=0.002898m·K），λmax作为观测到辐射的峰值波

长，我们得到以下公式：Tk =
b

λmax
 

Tk =
2.898 ∙ 10−3

0.3575 ∙ 10−6
= 8106K 

辐射能量和一小时产生的平均功率应用斯特藩-玻尔兹曼定律来计算： 

Wout = σϵTk
4A ≈ 22kw 

Eout = 22kwh 

这里的σ = 5.67 ∙ 10−8Wm−2K−4，ϵ = 0.9 （假设一个非完美的黑体）和A = 10−4m2（柱状

等离子的长度为ℓ = 1cm，它的直径d ≈ 0.3cm）。现在，我们称E1为控制面板1小时内消耗

的电量 E1 = 380Wh，E2为E-CAT SK一小时消耗的能量 E2 = 8 ∙ 10−4Wh，以下是其他的

实验数据值： 

Vin = 0.25 V 

R = 78欧姆 

I = 0.0032 A 

Win = VinI 

我们可以计算一下平均COP（性能系数），首先考虑控制面板所消耗的能量： 

COP1 =
Eout

E1 + E2
≈

Eout

E1
≈ 58 

然后只考虑E-CAT 所消耗的能量，也就是说自持模式（SSM） 

COP2 =
Eout

E2
> 107(SSM)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值，在持续60天的连续运行后，E-CAT SK总计产生了31680kWh的热

量（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推算得出），大约相当燃烧了2762 kg的石油，同时避免产生了8000

公斤的二氧化碳。 

 

结论 



    这篇文章提出了E-CAT SK内三个长程粒子相互作用的假设，三个假设不是相互排斥，

第一个是基于稠密电子聚集体内的卡西米尔力所起到的角色，两种不同的方式，一个是基于

电子的狄喇克颤动模型，两个都显示电子之间的库仑斥力可以在皮米级条件下平衡。第二个

对应的是连贯系统中的洛伦磁力，电子的狄喇克颤动相是同步的，电子电荷在同一个光锥内。

第三个是基于真空中量子涨落产生的虚拟粒子对可能的静电屏蔽效应。由于这些相对长程的

力，我们提出了可能形成的皮米级稠密聚集，报道了在可见范围内的质子-电子皮米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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